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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23 年 7 月出版

的“雅学堂丛书”第一辑共 10 种。这套

丛书兼具学术性、知识性和可读性，得到

学界和社会的认可。丛书入选“2023 年

甘版年度好书”；丛书之一的《当代中国

学术走向观察》入选 2023 年 9 月《中华

读书报》月度好书榜，并被评为“2023 年

15 种学术·新知好书”。很多权威媒体

都发表了书评或报道，认为“丛书坚持

‘大家小书’的基本思路，将我国人文社

科领域学术大家的学术史、思想史、学术

交流史及其最新成果，以学术随笔形式

向大众传播，让大众了解学界大家的所

思、所想、所悟。”

一

鉴于“雅学堂丛书”出版后的社会影

响，以及在学术界引起的关注，经过仔细

考虑和筛选，我们又编辑出版了第二辑

共 10 种 ，即 樊 锦 诗《敦 煌 石 窟 守 护 杂

记》、史金波《杖朝拾穗集》、刘梦溪《东塾

近思录》、郑欣淼《故宫缘》、陈锋《珞珈山

下》、范金民《史林余纪》、霍巍《考古拾

贝》、常建华《史学鸿泥》、赵声良《瀚海杂

谈》、李锦绣《半枰小草》。

在考虑第二辑作者的人选时，我想

既要与第一辑有衔接，又要有不同。在

反映一个时代的学术走向时，还要看到

学术的传承，乃至人格的养成。

老一代学者，由于从小就受到比较严

格的家学熏陶或私塾教育，都有比较宽广

的视野，学术基础扎实，格局比较大，因此

在学术方法、理念和格局上，无意中承传

了一个良好传统。学子与他们相处，可以

受到学识、做人、敬业各方面的影响。

为了反映学术的传承，我特别邀请

了樊锦诗、史金波、刘梦溪、郑欣淼这四

位 80 岁左右的学人。他们的研究各具

特色，樊锦诗先生的敦煌石窟保护与研

究、史金波先生的西夏历史文化研究、刘

梦溪先生以学术史和思想史为重点的文

史之学、郑欣淼先生的故宫学研究，均代

表了各自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

二

樊锦诗先生的《敦煌石窟守护杂记》

收录了作者有关敦煌文化的价值、敦煌

石窟保护研究的历程，敦煌石窟的保护、

管 理 与 开 放 和 向 前 贤 学 习 的 文 章 26

篇。作者写道：“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

高窟的守护人，故此我把这本书称为《敦

煌石窟守护杂记》。希望本书能为后续

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事业起

到一点参考的作用。”

刘梦溪先生的《东塾近思录》，按类

型和题意，收入了 4 组文章：一、经学和

中国文化通论；二、魏晋、唐宋、清及五四

各时期的一些专题；三、对王国维、陈寅

恪、马一浮的个案探讨；四、序跋之属。

刘梦溪说：“‘雅学堂丛书’已出各家，著

者都是时贤名宿，今厕身其间，虽不敢称

雅，亦有荣焉。”

郑欣淼先生是“故宫学”的倡导者，

他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并于 2003 年首

倡“故宫学”。到 2023 年编辑本书时，恰

好是整整 20 年。郑先生提出：“故宫学

是以故宫及其历史文化内涵为研究对

象，集保护、整理、研究与展示为一体的

综合性学问和开拓性学科。”

热爱考古的霍巍先生说：“这本小书

我取名为《考古拾贝》，这一方面源自我

在早年曾读到过一本很深沉、很有美感

的著作，叫作《艺海拾贝》，这或许给了我

一个隐喻和暗示。另一方面，我写下的

这些文字，时间跨度前后延续了几十年，

就如同我在考古这瀚海边上拾起的一串

串海贝一样，折射出几缕大海的色彩与

光芒，让人对考古的世界浮想联翩。”

赵声良先生说：“我在敦煌工作了

40 年，我的工作、我的生活都与敦煌石

窟、敦煌艺术、敦煌学完全联系在一起

了，不论是写文章还是聊天，可以说‘三

句话不离敦煌’。”他刚到敦煌时就想写

一本有关敦煌山水画史的著作，没想到

30 多年后的 2022 年，才在中华书局出

版了《敦煌山水画史》。他感叹道：这本

书的写作过程，“似乎也见证了：由‘看山

是山，看水是水’，发展到‘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最后，又终于回归到‘看山

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历程。我在敦煌

40 年的历程又何尝不是这样”。

“雅学堂丛书”第二辑的作者，已经或

即将退休，但都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仍然奋斗在学术前沿，展现了这一代学人

的使命与担当。这些作者，经历了现代学

术发展或转型的重要节点和机遇，既是学

术勃兴、发展、转型和困顿的亲历者、见证

者，又是身处学术一线的创造者、建设

者。可以说，他们既在经历历史，又在见

证历史、创造历史，还在研究历史，将经历

者、创造者和研究者集于一身。这种学术

现象，本身就值得我们思考和探讨。

三

从“雅学堂丛书”第二辑的内容可

知，伴随着“科学的春天”和改革开放的

到来，老教授的社会地位提高，有了精气

神。如武汉大学 1977 级的陈锋预选的

毕业论文是《三藩之乱与清初财政》，历

史系清史方面最著名的教授是彭雨新，

陈锋想让彭先生指导论文，“不巧的是，

在我之前已有两位同学选定彭先生作指

导老师，据说，限于名额，彭先生已不可

能再指导他人”。

陈锋经过准备后，就直接到彭先生

府上请教。“彭先生虽然很和蔼地接待

我，但并没有像后来那样让我进他的书

房，而是直接在不大的客厅里落座。我

从挎包里掏出一摞卡片，说这些卡片可

以说明什么问题，那些卡片可以说明什

么问题，我自己一直讲，彭先生并不插

话。待我讲完后，彭先生问‘这个题目和

这篇论文是谁指导的？’我说没有人指

导，是自己摸索的。彭先生说‘没有人指

导，那我来指导你的毕业论文怎么样？’

我说‘就是想让先生指导，听说您已经指

导了两位同学，不敢直接提出。’彭先生

说‘没有关系，就由我来指导。’再没有其

他的话”。陈锋写道：“老师与学生之间

这种基于学术的关系，对学生向学的厚

爱，让我铭感终身。”

“雅学堂丛书”的宗旨是学术性、知

识性、可读性并具。范金民老师写到魏

良弢先生，活灵活现地展现了当时的学

术生态。“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们明

清史方向有位硕士生论文答辩，我请他

主持。临答辩时，他突然把我叫到过道

对门的元史研究室，手指论文，大发雷霆

道‘你看看，你看看，什么东西，你们明清

史是有点名气的，可照这样下去，是要完

蛋的！’我一看，原来是硕士学位论文中

有几处空缺。当时论文都是交外面的誊

印社用老式中文打字机打印，有些冷僻

字无法打印，只能手书填补。答辩时，我

结合论文批评了那位学生做事不求尽善

尽美而是草率粗放，并且论文新意殊少，

价值不大，学生感觉委屈，犟在那里不愿

出场回答问题。”

这样知识性、可读性兼具的文字在

这些作者的论著中比比皆是，自然深受

大家的喜爱。

“雅学堂丛书”的作者都是一时之

选，各书所收文章兼具学术性、知识性和

可读性，可谓雅俗共赏。希望第二辑的

出版不辜负读者的期待。这样的话，可

能还会有第三辑、第四辑，乃至更多辑。

（“雅学堂丛书”第二辑，刘进宝主

编，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本文为该书

“代序”，有删节）

□ 刘进宝

学术的传承与人格的养成

盛夏清晨，漫步小城老街，路两边

半搂粗的国槐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给

人们撑起一道道绿荫。微风吹来，飘

过阵阵淡淡的清香。抬头看，树冠上

金灿灿的小花团团簇簇，随风摇曳，点

缀在翠绿的槐叶间，绽放出一树灿烂。

国槐，也称中华槐、家槐，是我国

古老的乡土树种，分布广泛，种植历史

悠久。俗话说“千年松，万年柏，不如

老槐歇一歇”，道出了古槐长寿、枯木

逢春的顽强生命力。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植槐、爱槐、

咏槐。魏晋繁钦的《槐树诗》云：“嘉树

吐翠叶，列在双阙涯。旖旎随风动，柔

色纷陆离”，足以看出诗人对槐树的喜

爱。国槐广植，皇家宫廷、宅旁沟畔、

街头巷尾……到处都有槐树的身影。

有 关 槐 树 的 传 说 和 故 事 历 史 悠

久 。 周 代 以 来 ，槐 被 认 为 代 表“ 禄 ”，

《尚书·周书·周官》中，三公朝见时面

向 三 槐 而 立 ，槐 树 由 此 被 称 为“ 三 公

树”。“槐花黄，举子忙”，自唐代，常以

槐代科考，考试年头称槐秋，学子赴考

称踏槐，考试月份称槐黄。槐与怀谐

音，槐树又是念乡之树，明朝“洪洞移

民”期间有首民谣，“问我祖先在何处，

山 西 洪 洞 大 槐 树 ”，乡 思 乡 愁 溢 于 言

表。传统文化中，槐树寓意着吉祥、富

贵和美好，成为一种昂扬精神的象征，

充满着神奇的色彩。

一 年 四 季 中 ，国 槐 最 美 是 花 开

时。国槐花开七八月间，敢与争艳的

百花媲美。将开未开的花蕾叫槐米，

一旦花开就叫槐花了。夏日，人们把

采摘的槐米晾晒烘干，除去枝梗及杂

质即为成品，可制作槐米茶，能食用，

还是一种清热解毒的中药材。明代林

大春的“呼童采槐花，落英满空庭”，宋

代裘万顷的“槐花满地无人扫，半在墙

根印紫苔”，描述的是儿童采摘和槐花

满地的情景，也唤起了儿时的记忆。

小时候，我们村有一棵几百年的

古槐，老槐树粗大挺拔，树冠如盖，如

同一位沧桑老人，默默地为村民们挡

风 遮 雨 。 我 和 小 伙 伴 们 经 常 爬 上 爬

下 ，打 闹 嬉 戏 ，有 时 又 在 树 下 惬 意 纳

凉，听大人们讲过去的故事。每年最

兴 奋 、最 热 闹 的 时 候 ，莫 过 于 采 槐 米

了。我们爬到树上，或找一根长竹竿，

一头绑上铁钩，把树枝拉低，一把一把

将槐米撸下来，然后晾晒烘干卖到镇

上 ，就 可 以 换 回 连 环 画 美 美 地 品 读

了。有了老槐树的陪伴，我们的童年

多了些许欢乐甜蜜的回忆。

槐林漾琼花，芬芳醉万家。这美景，

这花香，置身其中，再浮躁的心绪也会变

得宁静起来。人世间的多少美好和故

事，都蕴藏在国槐含苞待放的花蕾里。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24年 7

月 19日）

□ 罗新海

又见槐米压枝香

一直有一个野心，那就是用诗

歌的方式，书写自己的长城志。

从敦煌到嘉峪关，从埋下胎衣

的地方，到工作生活的故土，抬头

仰望或者低头沉思，总是离不开长

城的笼罩。长城巨大的身影，在我

生命的轨迹中逶迤前行，踏破了所

有的坎坷，冲破了所有的阻挠，让

我成为一个心无旁骛的人，意志坚

定的人，勇敢冲锋的人，感谢长城，

它让我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对一般人来说，长城是历史遗

迹。对我来说，长城却是我确认自

己的唯一标识。

记得三十多年前，我还是一个

毛头小伙子的时候，就疯狂地迷恋

上了诗歌创作，在风起云涌、气势

如虹的边塞诗中，我读到了古代的

诗人们毅然出塞、马革裹尸、建功

立业的豪迈情怀，也毫不犹豫地依

照古人的方式，骑一辆破旧的自行

车，一连七八天，在烈日炎炎的酷

夏，穿越戈壁，跋涉沙漠，从阳关到

玉门关，从寿昌城到河仓城，沿着

一座座烽燧遗址，一步步踩踏先贤

的足迹，一次次拜谒那些曾经出产

千古名句的遗址，俨然是一个诗歌

坚定的追随者。那些日子，身体异

常疲惫，但灵魂却格外丰盈。遇到

一眼泉水，一条小溪，我总是情不

自禁地趴在地上，牛饮一番，然后

痛痛快快地洗去身上的尘土。殊

不知，这正是戈壁行走的大忌，落

满灰尘，对皮肤是一种保护，洗去

灰尘，在烈日的暴晒下，表皮皲裂、

发炎、化脓，仅仅几天，我就从一个

白娃娃，变成了一段“黑木炭”。那

一次，长城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记

忆，我固执地认为，长城，其实就是

一首长长的诗。

后来，我来到了嘉峪关市，一

开始对这座空旷而陌生的城市有

点排斥，它不像酒泉和敦煌，烟火

气十足，相比而言，它就像一个高

高在上的雅致的书生，有点傲气，

有点冷漠。既然无法融入城市，就

从 城 市 的 外 围 开 始 ，深 入 这 座 城

市。还是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

嘉峪关周边穿行，周末或者下班之

后的黄昏，嘉峪关的荒野上，总会

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孤零零的男

人 ，丁 零 咣 啷 地 漫 游 在 历 史 遗 迹

间，乐此不疲，一年下来，竟然骑坏

了一辆自行车。感谢长城，让我有

了重新认识一座城市的机遇。从

那时候开始，我便下决心扎根嘉峪

关了。我知道，我的根，就在长城

地带。

嘉峪关是个工矿业城市，地域

面积小，各种发展资源相对匮乏，

但就文化来说，却独具特色，石器

时代的岩画文化，中世纪的墓葬文

化即丝路文化，汉明以来的长城文

化，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有重要的

文化积累。尤其是嘉峪关关城，有

“天下第一雄关”之称。当我一次

次 走 过 嘉 峪 关 辖 区 内 26 段

43617.44 米的长城墙体，8 座城堡、

1 座关隘、30 座独立墩台……就猛

然 觉 得 ，我 是 一 个 特 别 富 有 的 财

阀。从西南面的祁连山北麓的大

红泉墩，到南面的卯来泉城堡，再

到西面的骟马城，再转向北面的花

城湖，最后延伸至金塔黑河流域的

长城防御体系……它们，构成了我

的长城王国，使我乐此不疲！尤其

是嘉峪关关城，中外巨防、长城主

宰，深深地震撼了我。

记得在无数个日日夜夜，我和

同事们巡查长城，探讨长城保护的

最 佳 方 案 ，开 展 长 城 文 化 挖 掘 工

作，不到几年工夫，成立不久的嘉

峪关长城研究院，已然培养了一大

批文物专业人才，出版了可以等身

的长城研究著作，深感欣慰。

长 城 是 一 道 墙 ，是 高 大 的 墩

堡，是巍峨的关城，但更是一条情

感线、文化线、交融线，让中华儿女

增进了解，强化交流，促进融合，形

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共同体意识，

我一直尝试用各种文体表达对长

城的敬意，但诗歌对我来说，更直

接、更用情、更放旷！《长城志》多达

1700 多页、厚厚的三卷本，应该是

我挚爱长城的心跳，应该是我自己

的长城志！

但一切都没有停歇，这仅仅是

开始！

（《长城志》三卷本，胡杨著，燕

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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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科技昌明的时代，

信息技术让上网更加便捷的同时，

重新思考人与科技之间的关系，是

全人类亟待解决的难题。因此诞生

了一个新的研究项目：元科学，它是

研究科学过程的科学，包括科学历

史和科学哲学等，也被称为“科学中

的科学”。但是现有的科学史书籍

受限于著书人的思维方式，往往摆

脱不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视

角；而中国人的科学史写作，起步较

晚，也多着眼于中国，少有全球视野

的科学史写作。

有鉴于此，暨南大学教授成生

辉和西湖大学教授崔维成尝试将人

类文明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考虑，

并采用系统思维模式和元科学的分

析方法，重新梳理人类的科学发展

过程，从而著成这本《科学的起源》。

该书从科学和元科学的叙述开

始，从四大文明古国所代表的东西

方科学的起源和萌芽，写到现代科

学兴起之后，西方近代科学结出的

累累硕果，哥白尼的“日心说”打破

了中世纪的黑暗，伽利略和牛顿建

立起的经典力学，达尔文推出的进

化论……科学学科形成，催生了第

一次工业革命；而在东方，科学的发

展更多遵从实用主义，以四大发明

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科技一度处于世

界领先地位，为近代科学的渐变与

突破积聚了能量。

《科学的起源》一书认为，科学

的发展始于科学观的改变，哲学家

在推动科学发展上起到了重要作

用；新技术带来新理论，新理论催生

新技术，科学和技术的界限渐渐模

糊。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不仅改

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更是改变了

全球政治格局。东方世界的科学发

展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落后，再次崛

起，帮助人类向世界的先进文明更

近了一步。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最初是一颗

小芽，渐渐长成了参天大树，树上的

分叉就是分化出来的学科。古代科

学与哲学密不可分，后来逐步分化出

数学、天文学、力学等，近代以后的分

化更加迅速，相继建立了经典力学、

化学、生物学、生理学等基础科学，学

科之间相互渗透，互相着力。

《科学的起源》梳理了科学发展

的历史脉络，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不

同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展现了科

学发展的连贯性和整体性。与过去

大多数科学史著作只关注西方科学

史不同，两位作者将人类文明作为

一个整体系统来考虑，并采用系统

思维模式和元科学的分析方法重新

梳理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过程，弥

补了东方科学被忽视的缺陷。

清华大学吴国盛教授认为：“科

学家思考反省科学的本质、科学的

源头与发展历程、科学的前沿与应

用等问题，具有特别的意义。”《科学

的起源》论述了科学是在东西方文

明的碰撞之中得以诞生和发展，向

世界传递了中国声音。2022 年，科

学史被纳入本科专业新增名单，可

见国家层面对科学史的重视。

（《科学的起源》，成生辉、崔维

成著，中信出版社出版）

□ 汤绮云

以全球视野书写科学史

近日，甘肃省民协理事、金昌市民协

主席肖永晖的著作《对话乡愁——金昌民

俗文化研究》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并

在金昌市举行了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

该书是对近 30 年来金昌民俗文化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成果的精粹汇

集。全书集录了 32 万多字，200 多幅照

片，由“寻根理脉、民淳俗美、说唱曲艺、

妙手巧工、味蕾记忆、镌刻年俗、民俗建

筑、流年印象”等篇章组成。

首发式上，民俗文化爱好者和专家

学者齐聚一堂，围绕该著作价值特色，

在金昌民俗文化、非遗传承弘扬领域的

作用等展开深入交流研讨。

甘肃省民协副主席、西北民族大学

教授牛乐认为：该书以地方性视角，将

金昌民俗文化中的人生礼俗、生产生活

民俗、文化记忆，包括民艺行业发展等

诸多小叙事以文学的形式，讲述“金昌

故事”，生动展示了金昌深厚的人文底

蕴与独特的地方魅力。 （王 鄱）

《对话乡愁——金昌

民俗文化研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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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光里的敦煌莫高窟 吴 健


